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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惠水这片被山水温柔环抱的
土地上，一个关于音乐与梦想的故事正
在悄然书写。好花红童声合唱团，这支
从大山深处走出的童声合唱团，正一步
步迈向更广阔的舞台，将布依族的动人
旋律传向世界。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约
定，是一场文明传承的接力，更是一曲关
于爱与希望的动人乐章。

故事始于2024年6月1日，一个充满
童真的日子。我站在叶辛好花红书院门
前，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群山，心中涌动
着莫名的期待。这一天，我们邀请了贵
阳瀚微音乐学校校长贺丹一行，参加惠
水县辉岩民族小学的六一儿童节活动。
当瀚微音乐学校向辉岩民族小学捐赠钢
琴时，孩子们雀跃的身影在阳光下跳跃，
像一群追逐花丛的蝴蝶。然而，贺丹老
师的目光却停留在那些孩子唱歌时的模
样——他们的声音纯净如泉水，却因缺
乏专业指导而略显稚嫩，尤其是那些悠
扬的布依族民歌，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渐
渐失去传承的土壤。那一刻，她的眉头
微微皱起，似有千钧重负。我与她坐在
书院简陋的阅览室里，听她讲述对民歌
传承的担忧，也听她心中萌生的那个炽
热的念头：组建一支童声合唱团，让大山
里的歌声飞向更远的地方。我们相视一
笑，仿佛看见一颗种子在风中轻轻摇曳，
等待破土而出的时刻。

在惠水县政协、惠水县文联、惠水县
辉岩民族小学的鼎力支持下，2024 年 6
月18日，好花红童声合唱团和花儿与少
年手风琴组合在叶辛好花红书院正式成
立。当那些身着布依族服饰的孩子站在
台上，用略显生涩的动作接过牌匾时，他
们的眼神像山间的溪流般清澈，却又藏
着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半个月后的7月
8日，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叶辛先生与
惠水县政协主席王昌茂来到书院，为合
唱团授牌。叶辛先生抚摸着孩子们的
头，轻声说：“这些歌声是山水的精灵，我
们要让它们飞得更高。”著名女指挥家郑
小瑛也为合唱团发来了祝贺视频，并邀
请合唱团到厦门演出。那一刻，我仿佛
听见历史在耳边低语：六十多年前，布依
族民歌《好花红》从这片土地出发，苗族
歌手把这首歌唱到北京城，唱进中南海，
被周总理誉为“苗家金凤凰”；如今，新一
代的孩童将再次踏上征程，用歌声续写
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篇章。

组建合唱团的路途并非坦途。一年
来，瀚微音乐学校的老师们风雨无阻，每
周从贵阳自驾到辉岩小学，为孩子们带
来专业的音乐指导。从基础的发声练习
到民歌情感的细腻表达，每一个音符都
浸透着汗水与坚持。记得第一次训练

时，孩子们站在教室的角落里，声音细小
如蚊蝇，仿佛生怕惊动了窗外的山雀。
但渐渐地，在老师们的耐心引导下，他们
的歌声开始有了力量，像山间的溪流汇
聚成河，奔腾不息。布依族民歌《好花
红》的旋律在他们口中流淌，时而如清风
拂过刺梨花，时而如春雨浸润红土地，那
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吟唱，让人感受
到文化的血脉在悄然涌动。

然而，梦想的翅膀终究需要现实的
支撑。今年 5 月中旬，当合唱团即将踏
上赴厦门演出的征程时，资金短缺的困
境像一座大山横亘眼前。出行前的半个
月，我们仅筹集到13000多元，离20多万
的预算缺口悬殊太大。好花红童声合唱
团的指导老师贺丹、贵州省同心光彩事
业基金会秘书长薛妮红着眼眶走进我的
办公室，她们的声音带着颤抖：“刘院长，
孩子们已经练了整整一年，连放学路上
都在哼唱旋律……如果因为钱去不了，
他们该多失望啊！”我的心中五味杂陈，
望向窗外那片熟悉的群山，忽然想起郑
小瑛奶奶的“山海之约”。是的，山与海
的距离，从来不是地理的阻隔，而是人心
的温度。我握紧她们的手，鼓励他们：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尽力做好每
一件事，剩下的，交给命运。”这句话像一
粒火种，点燃了无数人心中潜藏的善
意。贵州省慈善联合会闻讯而动，会长陈
鸣明亲自部署，副会长王扬专程到多次现
场办公，贵州省慈善联合会文化教育发展
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宝英，副主任委员张寒
松、王松雪等奔走协调。贵州省布依学
会、贵州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贵州省
教育发展基金会、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
会……一个个名字如同繁星汇聚，共同
托起这片梦想的天空。当经费终于到位
时，我望着那长长的捐赠名单，泪水模糊
了视线——原来，爱与希望真的可以跨
越山海。

5 月 30 日清晨，惠水的大山还未苏
醒，合唱团的孩子们已整装待发。他们
背着小小的行囊，脸上带着既兴奋又忐
忑的神情，像一群即将出征的战士。这
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走出大山：第一次
坐飞机时的新奇，第一次见到大海时的
惊呼，第一次走进厦门大学的震撼……
每一个瞬间都成为他们生命中璀璨的星
辰。当他们在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的舞
台上站定，与乐队默契配合，用天籁之音
唱响《好花红》时，整个音乐厅都被震撼
了。96岁的郑小瑛指挥家站在台下，眼
中闪烁着泪光，她颤抖着双手指挥，仿佛
在与时光对话；陈鸣明会长亲自飞赴厦
门为孩子们站台，孩子们才是贵州的未
来。坐在观众席上的我，早已泪流满

面。而远在千里之外的著名歌唱家罗秀
英，看着演出视频哽咽道：“当年我带着
这首歌走向北京，如今孩子们带着它走
向世界，这是文化的重生和传承啊！”那
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些孩子不仅是歌
手，更是文明的使者，他们用歌声在群山
与大海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人们常问我：叶辛好花红书院与好
花红童声合唱团都属于公益事业，应该
由有关部门去做，你们没有财政拨款，还
有许多误解和委屈，为何还要坚持？每
当此时，我总会望向书院门前那片盛开
的刺梨花。它们生长在贫瘠的土壤里，
却年年绽放得如火如荼。我生于这片土
地，也曾为逃离贫困而远赴他乡，但当我
经历过都市的繁华和人生风雨后，却依
然选择回到这里。因为我知道，人生的
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能为他人点亮
多少盏灯。那些孩子眼中的光芒，那些
因歌声而重拾自信的笑容，那些因文化
传承而凝聚的心魂，便是对我最好的回
报。好花红童声合唱团的意义，不在于
赢得多少掌声，而在于让世界听见大山
的声音，让布依族的文化基因在新时代
绽放异彩，让每个孩子都相信：即使生于
山谷，也能触摸星辰。

如今，合唱团的足迹已从惠水走向厦
门、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每当夜深人静
时，我常想起那个在书院与贺丹老师畅谈
的午后，想起孩子们第一次开口唱歌时的
羞涩，想起社会各界为筹款奔波的背影
……这些画面交织成一张名为“爱”的网，
托起了无数梦想。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一
个人的独行，而是一群人的接力；乡村振
兴不仅需要物质的丰盈，更需要精神的滋
养。好花红童声合唱团用歌声讲述着大
山的故事，用行动诠释着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他们像一颗颗种子，将文化的
根脉播撒向更远的土地。

我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是文化的
火种，当童声遇见民歌，便是文明最美的
传承。未来的路上，或许仍有风雨，但那
些在歌声中成长的孩子们，终将在音乐
的陪伴下，如刺梨花般灿烂绽放。山海
之约，永不落幕；文明之火，永续相传。

■ 刘学文，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
已出版报告文学集《中国税务启示录》、
散文集《结满相思果的季节》、访谈录《与
中国高层面对面》、《中国乡村振兴之路
访谈录》等，现为第十三届贵州省政协委
员、叶辛好花红书院院长、叶辛荔波文学
院院长。

80版的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时，交通
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村子
里的小伙伴们对追剧情有独钟，经常穿梭在漆黑
的夜里，一点也不惧怕。那些岁月，我们追过的
那些剧，一直影响着我……

小山村有30多户人家，只有两户人家有电视
机，都是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信号不好，
接收信号的接收器都是自制的，被叫做“外天
线”。先将铝电线按一定的尺寸制成一个框架，在
上面捆绑一支废弃的白炽灯管、一片蒸锅隔层，再
安装在一棵很直很长的杉木上，立在院坝里，用一
根柔软的电线把信号从自制接收器引到电视机
上，这就是外天线的制作工序。到底是什么原理，
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反正，安装上这个“神
器”后，电视信号得到显著提升。当然，信号也不
是很稳定，有时候电视机荧屏上的雪花点比较
多。出现这种情况后，看电视的人们也有一些解
决的办法。几个力气大的小伙子旋转外天线杆，
里面的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电视机，一旦荧屏清
晰了，就大声齐喊“好了”，外面立即停止转动。有
时候，一晚上看两个小时的电视剧，要转七、八次
外天线杆。

那时播放电视剧，一晚上只播两集，晚上八
点准时开播，中途会插播五分钟左右的广告，第
二集的后期还会插播《晚间新闻》。电视剧结束
时，会告知“欢迎明天晚上继续观看什么什么电
视剧第多少集多少集”。我们记这些规律比记老
师布置的作业还要牢固。特别是电视剧结束后，
荧屏上出现的“晚安”二字，给我们带来的不舍和
渴望，用言语是无法表达的。

每天下午，我们利用放牛的时间把作业赶
完，慌忙吃点晚饭，抢在八点前赶到有电视机的
邻居家，小伙伴们在电视机面前坐成一排，偶尔
有“捣蛋鬼”直接坐在电视机前面挡住大家，也有
的“小邋遢”直接坐在地上，“小邋
遢”不会被骂，但“捣蛋鬼”是要挨
骂的。电视剧开播前，大家纷纷
讨论，口头回放前一天晚上的内
容，当然也有对当天晚上即将播
放的展望，操起了导演的心。电
视剧一旦开播，大家就立即停止
口头回放和料想，但凡有谁再多
一句嘴，都会被骂停下来。

那个年代，用电也不稳定，被
村民们说成“打雷电、落雨电、风
吹电”，也就是打雷要停电，下雨
要停电，吹风也要停电。停电的
时候，我们追的电视剧就会中断，
留给我们对剧情的很多遐想，心
里会演绎中断那集电视剧发生的
种种。记忆里，追的第一部电视
剧是《杨家将》。每天晚上追，剧
情不断深入。老令公杨业兵败自
杀，大郎、二郎被下毒后遭杀害，
三郎中伏后被马踏死，四郎被俘，
五郎出家为僧，七郎被乱箭射杀
弃尸荒滩……幼小的心灵被杨门
父子的骁勇善战所打动。每位忠
烈牺牲时的惨烈，小伙伴们会偷
偷擦眼泪，都在为杨家一门忠烈
抱不平。

看完电视回家所用的照明，
也是充满智慧的。通常用的是干
竹杆或者是干的向日葵杆。这些材料都是利用
放牛或者干其他农活时偷偷准备的，准备材料时
是很勤劳的，比大人叫干其他农活积极多了。伙
伴们也有更高端的自制手电筒。凑齐五、六节大
人丢弃的废电池，用三块竹片夹住、麻绳固定，一
棵铜线接上电筒泡子放在正极上，铜线的另一端
按在负极上。废电池储电量很低，有时中途就突
然没电了，泡子瞬间就不亮了。有一次，我凑了
很久，终于凑齐几节废电池，也学着制了一支高
端的手电筒。使用了三天晚上后的第四个晚上，
才到半路，突然就不亮了。正是天寒地冻的季
节，我摸着走在漆黑的乡间小道上，不经意间直
接走进了水田，还把水田面上的冰扎了两个窟
窿。那个时候，也根本不会觉得冷。

追的遍数最多的电视剧要数《西游记》。剧
情了若指掌。前一天晚上看了，第二天几个小伙
伴在山上放牛，会安排好每个角色重演，每个人
都是演员，每个人也都是导演。台词、动作，甚至
是妖怪的眼神都演得淋漓尽致，就像剧中人物一
样抢滩涉险，降妖伏怪，历经磨难。

除了追电视剧，偶尔也追电影。村子里有人
家办喜酒，条件好一点的亲戚会请电影来放。第
一次追的电影是《少林寺》，当然也追得乐此不
疲，熟悉到觉远的每一个动作，说了上句话的第
二句台词说什么，甚至还会与同伴模仿觉远和白
无瑕的倾述。记得有一次追《少林寺》，四个小伙
伴硬是赤着脚，帮放影师傅背着影片和设备，跑
到二十多里远的地方追电影。电影放完后，几个
伙伴躲藏到人家牛圈楼上的草里过夜，第二天天
亮才回家。因为对觉远的崇拜，四个伙伴还同时
剃了光头，当然分别都被自家大人揍了一顿，但
是弘扬正义的想法从那时就刻在心壁上了。

后来，条件稍微好一点了，村子里家家户户
都买了十七英寸以上的彩色电视机，在家就能追
电视剧，也没有了追剧路上的惊心动魄和聪明才
智。再后来还添置了放映机，喜欢什么电视剧，
直接租来碟子，一口气就追完了。但是，始终觉
得没有以前那种追剧的感觉了。

现在，大家对追电视剧和电影的热情渐渐的
淡了。但追剧，仍旧是我们这代人心里的烙印，
剧中的场景、情节、人物……对我们一直有着深
刻的影响，特别是杨门父子的忠诚、孙悟空的不
畏与善战、觉远的正义……

■ 蒙勇，毕节市作
家协会、金沙县作家协会
会员，作品散见《贵州民
族报》《毕节日报》等。

这是一座鲜有人迹的古桥。从县城
出发，沿着涟江河岸，穿过一些稻田、花
圃和农家小院，半小时左右就到了桥边。

古桥为七孔相连的石拱桥，横跨江
面二十余米，桥的两头一直延伸到郁郁
葱葱的田畴里。桥墩上的石块已些许缺
损脱落，桥孔已略微变形，那些从桥墩缝
里旁生斜出的野草在风中轻轻摇曳。

在一块块竖立的条石上，依次用两
米多长的条石横接便成了桥栏，稳固、实
用且美观。有些条石因常年有人歇坐尚
有光感泛出，有些则留下若隐若现的纹
路及图案，靠近细看、抚摸，能感觉到太
多的光阴和故事在此沉积、凝固。

正是插秧时节，不时有劳作归家的
人从桥上走过，几头耕牛还在河里悠闲

“泡澡”，一群鸭子正从桥下“嘎嘎嘎”地
拥争着上岸。此时落日西斜，一层层泛
红的余晖从桥面一直铺展到粼粼江面，
古桥的倒影时隐时现，我觉得自己是站
在一幅水墨画中，沉浸在那“隐隐飞桥隔
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的意境里。

古桥侧面百米处，建于上世纪五十
年代的新桥车辆如织，正是它的启用，让
古桥风貌完好如初。如今二桥相衬，在
一动一静间更显古桥的沧桑厚重。一个
赶牛过桥的老伯对我说：“以前这里多热
闹哦，上学的，赶集的，干活的，全都得从
桥上走过，我们年轻时还经常在这里对
歌呢。”

老伯说得随意，我却听得仔细，我的
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又是一年大丰
收，人们从满是稻茬的田里走出来，洗掉
泥土换上衣服，吃过晚饭便拢到桥上，老
年人家长里短摆谈，小孩子穿梭打闹，而
男女青年们则清喉亮嗓，那情意绵绵的
山歌一首接一首，直唱到月亮落到了山
坡背后。是哦，在这座桥上，不知留下了
多少儿时的伙伴，走过了多少送亲的队
伍，送别了多少远行的恋人。

桥面的石板在泥沙覆盖下若隐若

现，我蹲坐下来，仿佛听到那“踏踏”的马
蹄声由远及近而来，然后嘶鸣而去。千
百年来，不论是官员商贾，赶考士子，还
是贩夫走卒，这里都是南下罗甸、广西，
北上青岩、贵阳的必经之道。而当地的
人们，经此而走亲访友，赶集购物，劳作
渔捕，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刻印在古
桥上，也投映在了江水里。

古桥周边，大大小小的村寨一个连
着一个，一串串炊烟正袅袅升起。往北
走的话，半小时左右就是县城区了。我
站在桥边一个制高点上，眼前的河流曲
折轻缓，菜地里的村民正将新鲜的蔬菜
装上农用车。再远一些，那新建的高架
桥上车流如织，城区林立的高楼遮住了
更远的山峦。

过桥往南沿着山岗步行十来分钟便
是一个名为“卧龙”的路边集市，几十个
摊铺随意地摆在大路两边，小商贩的叫
卖声拖得很长：“卖——豆腐果喽，十块
钱一串。”“刚摘的金钱橘，又香又甜。”声
音来不及散去那浓浓的味道就已飘了过
来，直让人不停地咽口水。

因处“卧龙”之地，人们便习惯性地
称古桥为“卧龙桥”，关于它的来历，还得
从一千多前的五代时期说起。那时，楚
王马殷派遣部将龙德寿率龙、方、洪等八
姓兵到西南局部地区征讨叛乱，平定后
分兵驻守平坦肥沃的惠水涟江两岸，并
于公元940年在今卧龙一带设置南宁州，
龙德寿为首任刺史。此后几百年间，这
里一直为龙氏家族所治，也是物产富庶
和兵家必争之地。

至宋、元时期，当初的八姓兵逐渐发
展为“八番”土司势系，随着商农渐盛，为
保车马通畅，在涟江上架一座桥成了各
大土司族群的心头大事。直至明万历十
六年（1588年），在时任卧龙长官司长官
龙篆带动下，周边的洪番司、小龙番司、
金石番司等十二个长官司共同出资建起
了这座桥，当时取名“心心桥”，即聚心合
一之意。如今，古桥旁边的小龙、金石、
洪番等村寨名字一如当初，只是司治的
瓦砾早已颓落，那段建衙屯兵的历史，一
年年消逝在涟江的河风里。

从历史脉络中得知，建桥之时，距贵
州建省175年，距设贵阳府正好20年，距
设程番府112年，距设定番州也就两年时
间。而程番府原址就在过桥往东前行几
公里处，即便岁月更迭，至今此处仍沿用

“程番”之名。
天色渐暗，站在桥头望向四周，顿觉

时空交错。不远处的城区里，灯光渐次
亮起，附近耕作的人们已三三两两回到
家中。此时的古桥更显苍老和孤独，不
过在“哗哗”的江水伴奏下，它依然保持
着一种洗尽铅华的沉静和韧度，并散发
出一种独特的美——那是厚重、凝练、灵
动的美。

■ 陈占相，黔南州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散见《中国文学》《贵州民族报》等报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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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子吟》的密密缝中
春姑娘赶早绣时尚嫁衣
花粉胭脂涂艳春天洞房
络绎脚步踩烫田园诗篇
花田叠影稠似锦入画框
天女散花飞舞精美图片
收购山上山下乡愁味
油菜花旅行南来北往的春天

布谷鸟

声声划破山乡春色
摇醒残冬丁点梦呓
画一幅绝世的佳作
激扬远山躁动激情
传递人间的大爱
家书直抵姹紫嫣红的春
一夜围炉的萌芽
灿烂了又一年的丰景

■ 刘志模，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
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遵义市第三
届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人民日报》
《民族文学》等，已出版诗集《山村话
语》。

锄头

老屋里，墙角斜倚着
一排排被岁月磨短的晨昏
锈迹在汗碱的铁刃上结出盐花
缺口里嵌着四十年土块的方言
木柄上蜿蜒的掌纹印记
比族谱更深地刻进年轮
当这些沉默的金属俯身大地
父亲的脊梁便成了
田垄上永不生锈的犁铧

犁

当犁尖划破冻土时
稻香正从锈迹里渗出
木质犁身的凹痕里
蓄满季风与汗碱的混血
握柄处的血痂已凝成褐色
牛蹄溅起的泥星
在时光里长成倔强的稻穗
当黄牛替换水牛的蹄印
父亲的影子始终钉在
季节的犁沟里，渐渐分蘖

耙

与犁互为镜像的铁齿
在水田里梳篦光阴的褶皱
那些扎进脚背的星芒
至今仍在记忆的泥沼里
泛着暗红的磷光
父亲弯腰的弧度，恰好
吻合耙齿切入泥土的角度
被搅碎的暮色中
秧苗正从他指缝间
抽出新的脉络

箩筐

篾条间漏下的时光
积成经年的盐霜
当谷粒在腹内发出清响
父亲的笑纹便漫过筐沿
秋收时倾斜的地平线
抖落满襟稻芒和玉米须
那些被汗水腌透的岁月
至今仍在某个潮湿的夜
在老了的空筐里
轻轻摇晃

■ 胡光贤，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
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散文选刊》《小品
文选刊》等。

油菜花油菜花（外一首）

□ 刘志模

父亲与农具父亲与农具（组诗）

□ 胡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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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古桥
□ 陈占相

贵州大山里的梦想与传承贵州大山里的梦想与传承
——好花红童声合唱团的故事

□ 刘学文


